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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一次文学活动，与几位作家朋友闲聊，我谈及经历的一
件事。听罢，有人说，这故事好，你写不写？不写我就写了。一个
故事而已，有什么不可以呢？不同的作者定会写出不同的况味。

近段时间总是刷到一些界定抄袭与借鉴的话题文章。疑
惑之余有了思量：在文学艺术创作日益繁荣的今天，我们的艺
术生命是否正在悄然枯竭？

编辑湖北作家姜洪的《惊涛，永志不忘》时，有了一些体
会。我曾经历过1998年长江流域那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斗争，也
读过不少同类题材作品，但仍被作者细腻深情的文字所打动。
文章不仅重现了自然之力的汹涌澎湃，更深刻描绘了人在极端
环境下展现出的坚韧与牺牲，让人仿佛亲历其境，感受到那份

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或许就是我寻找的答案——文学艺术的
生命之源，是真实且丰富的生活体验。

文学艺术，无论是诗歌、小说、绘画还是音乐，其本质都是
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表达。而这些情感与思想的源泉，无一不
来自于创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感知。就像姜洪在抗洪前线亲身
经历的每一个日夜，那些汗水与泪水交织的瞬间、生死相依的
温情，都成了他笔下真挚动人的素材。

真正的文学艺术，应当是对生活的深刻洞察与艺术再
现。姜洪的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我，正是因为他深入抗洪一
线，亲身经历了那些震撼人心的场景，将个人的情感与集体的
记忆紧密结合，创作出了具有生命力、感染力的作品。（周璐）

文学艺术的生命之源

我们这一代“50后”，没赶上全民御敌的烽火岁
月，但不乏“抗战记忆”的记忆，融入人生的精神之
旅。

小时候，不管看电影还是看“娃娃书”，都爱“打
仗的”，特别是“打鬼子的”，像《地雷战》《地道战》

《鸡毛信》《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
既有电影又有“娃娃书”，看了一个饱。那个年龄
段，天生喜欢模仿电影中的“打仗”桥段，转换为巷
子里意兴不尽的游戏，这或许是男孩子成长的一道
必修课。

上了三年学，识得几个字，野心大了，不再
蹲守“娃娃书”小摊，总看连环画那算“小儿科”，
开始跟着大孩子的屁股后看“字书”——故事和
小说。最初为高年级课本上的《赵一曼》《小英
雄雨来》等课文，接着有薄薄的《雁翎队》《狼牙
山五壮士》小册子，有的拍了电影，看得懂，兴趣
大增。

当年老爸给我一册《少年文艺》（1965 年第 10
期），看过无数遍，至今还在书柜收藏。这一期有篇

《飞夺泸定桥》，是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红军长征
的著名传奇，又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被编为
一段舞蹈，觉得好不神奇。于是将《少年文艺》借给
表哥荣鹏，兴致勃勃推荐《飞夺泸定桥》。他却不大
在乎，反问看过《“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没
有，那也是杨成武的回忆录，讲的是冀中军区八路
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故事。进而，他说还有
一部长篇小说叫《长城烟尘》，内容也主要是歼灭阿
部规秀的那一仗。阿部规秀？这个名字不像山田、
松井，怪怪的，听都没听说过，轮到我傻眼了。表哥
只比我大两个月，已经看了这么多“字书”，让我心
生惭愧。

此后，四处寻找长篇小说，最初接触的抗日题
材，可能是《烈火金钢》，或者说因为它反映冀中军
区八路军突破日军“铁壁合围”的血战，而使我印象

深刻。《烈火金钢》的主人公，为掩护主力撤退与敌
拼死肉搏，从尸体堆爬出死而复生，悟出他的大名

“史更新”藏有深意，一下视之为偶像。
一头扎进入长篇小说领域，抗战题材可真不

少，大热门有《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
队》，小流行有《平原烈火》《战斗的青春》《战斗在滹
沱河上》，囫囵吞枣看得起劲。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至今都记得，起初留意猫眼司令、猪头小队长、毛
利中队长这些脸谱化的反角，最终建立了对英雄
人物的景仰，马英、建梅、魏强、孙振邦、许凤、李
铁，从区委书记、游击队长到堡垒村长、妇救会主
任，那种出生入死的艰苦卓绝，一点一点播下爱国
种子，确实打动了少年的心。这些作品在新世纪前
后，全都改编为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可见“红色经
典”的魅力。

《野火春风斗古城》要“高大上”一些，内容以
地下工作者策反伪军团长关敬陶起义为主，城市

“秘密战”暗流汹涌，完全不同于武装斗争的刺刀
见红，还有一条杨晓冬与银环的爱情线，艺术感
染力更强。特别是后来拍成电影，由大明星王心
刚、王晓棠主演，带动小说再度走红，听邻居大哥
哥聊得神采飞扬。我的另一个表哥启宇也只大我
两个月，早看了这一大部头，与我大谈杨晓冬的

“书生报国”之路，还抄录其中“蒿蓬隐匿灵芝草，
乌泥藏陷紫金盆”的对联，赠给我作为人生箴言。

上述抗战小说我不止一遍阅读，小说作者也
均成为令我钦慕的作家，书友之间交换，有时要卖
弄一下是谁写的，吊吊胃口。给你一本李英儒《战
斗在滹沱河上》，会说“他可写过《野火春风斗古
城》呢！”《平原烈火》一看封面，徐光耀有几分眼
熟，《小兵张嘎》不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吗？找
出家藏的老《大众电影》（1964 年第 2 期）《小兵张
嘎》剧照，一比对果然如此，于是《平原烈火》收入
最初的藏书箱。读到李晓明的长篇小说《破晓

记》，哎哟，他是《平原枪声》的作者，又出新作了，
小说中的“八爷爷”神通广大。从语文老师那里得
知，李晓明就在武汉工作，真有点为我们城市感到
骄傲。

风闻《苦菜花》好看，误传作者也是李英儒，借
到手方知是冯德英，源于两人姓名同有一个“英”
字。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不同于《战斗
在滹沱河上》等作品在河北平原，而是与《铁道游
击队》一样在山东大地，塑造了一位支持女儿娟
子抗日救国、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大义母亲，反
衬出日伪的狡猾与残暴。1965 年《苦菜花》搬上
银幕，因小说的知名度而一票难求，我直到新时
期重映此片，才看到朴实坚毅的母亲形象——由
电影《奇袭》中的“朝鲜阿妈”曲云饰演，更加亲切而
难以忘怀。

上中学时在校图书馆帮忙清理旧书，碰到一本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新儿女英雄传》，但我不大
习惯它的竖版排印，遗憾错过一部出自延安老作家
袁静、孔厥合作的佳作。

见书架上零星有些苏联卫国战争小说，管理员
老师建议我不妨也看看，便找到《围困》《普通一
兵》《日日夜夜》以及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
的报告》阅读。1972年我16岁，法捷耶夫的《青年
近卫军》重版，主人公奥列格与我同龄，参加抵抗
运动而壮烈牺牲，我引以为榜样，在笔记本上留下
11 条摘录，其中有他的一首“青春不会虚度”的小
诗。再到1982 年，美国作家赫尔曼· 沃克的长篇
小说《战争风云》畅销，我跑了多家书店买到一套
三卷，至此形成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图景的总体
了解。

从童年到青年的美好岁月，抗战小说作为我文
学阅读的一部分，感知了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军国主
义侵略的壮怀激烈。不得不说，对“抗战记忆”的记
忆，悄然无声滋润过我们的成长。

那些年看过的抗战小说
□简桦 汛期的长江，江面比平日更宽阔。

江水浑黄，湍急有力流着。江上空寂，间
有轮船驶过，碎浪拍岸。大堤外，防浪林
半淹水中，近水的树干、枝叶浸染泥色水
渍，低者仅露出顶叶。一股微腥的清新
水汽，迎面扑来。大堤内，是一望无际的
稻田，一派深绿。背堤而建的民居，屋后
菜地各种时蔬生长，篱笆上南瓜、丝瓜怒
放黄花。这正应了那句话：河两岸有生
命之树。

《赤壁怀古》写道，“惊涛拍岸”。现
在，赤壁正是惊涛拍岸。1998 年，农历
戊寅年，一场大洪水不期而至。

当年 7 月初，我被紧急派赴长江抗
洪前线，常驻赤壁长江干堤开展抗洪报
道。我每天在长江边、在大堤上走来走
去，走在那个最漫长、永志难忘的夏天和
秋天。那是我此生和长江与长江大堤朝
夕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

那时，我对一切都不太熟悉，要了解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低气压、西北低
槽、低涡切变、降水云团、设防水位、警戒
水位、危险水位，还有赤壁干堤重要险段
老堵口、八把刀，乃至抗洪抢险和电视新
闻报道本身。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电
视新闻生涯。

抗洪前线，真艰苦啊。不管白天黑
夜都得出去，一天要拍好几条新闻，最多
时一次发回七八条。正值酷热，上一次
堤，像从水里捞起，浑身湿透，衬衣口袋
里的采访笔记总被浸湿。因为摄像不便
戴草帽，脸晒得黑黢黢的，手晒脱了一层
又一层皮，新皮老皮深浅错杂。而我们
在赤壁干堤抗洪指挥部二楼最西头的住
处，正当西晒，闷热不堪。睡不好，吃不
下，只能大瓶大瓶饮水维持体能。没有
桌子，拍完新闻，拂去席子、枕头上黑压
压一层死去的小飞虫，趴在床边写稿。

在赤壁抗洪前线，我记录了纷繁的
景象：烈日下的看守，露夜里的巡查，指
挥部里纷至沓来的电话、传真，语气严厉
的紧急通知，分外牵动人心的《新闻联
播》和天气预报，导滤堆、蓄水反压、生死
责任状责任牌、战地誓师……也记录了
许多掷地有声令人动容的话语，如“严防
死守！死保死守！”“人在堤在！水涨堤
高！”……

7 月初的赤壁干堤。明月破云而
出，堤外波光粼粼，堤坡堤脚灯光点点，
稻田草地中，沟渠池塘里，人声此起彼
伏，呼唤应和，那是由市直单位突击队
和村民组成的查堤专班在仔细巡查护
堤。

7月下旬，随着水位不断攀升，形势
开始紧张。那天傍晚，暴风沿江东下，
突袭赤壁。霎时间狂风大作，电闪雷
鸣，随后暴雨如注。电线吹断，江堤上
一片漆黑，阵阵闪电短暂照亮夜空。凌
晨 3 时，风息而雨不止，我随指挥长上
了堤。大堤笼罩着风雨后的宁静，不时
听取蛙声一片，可见巡堤查险的灯光点
点。被掀翻吹垮的哨棚，一个个重新挺
立堤上。棚子里，值完班的村民们，身
着湿透的衣服，盖着湿淋淋的草袋，躺
在湿淋淋的稻草上睡熟。他们没有离
开哨位半步。这感人情景，促使我拍下
以普通人为主角的新闻特写《风雨夜，
无归人》。它被放在本台新闻节目头条
位置播出。

还记得老堵口出险的那个惊心之
夜。

月亮在车窗外，浑圆、橙黄。月光
洒进车内，随着车身的转弯、颠簸，在
座椅上移动。我们正匆匆赶赴赤壁长
江干堤老堵口。该堤段出现重大管涌
险情。到达现场，抢险已经开始。通
往险区的道路上，黑压压涌动着川流
不息的人流，抢运砂石的拖拉机“突
突”响着，打破夏夜的寂静，大堤上车
灯明灭，一直绵延到天边。险区池塘
里的管涌群，密密麻麻鼓泡，水冰凉
——这是凶险之兆！

位于长江弯首凸面的老堵口，汛期
惊涛拍岸，受冲击力大。这里地质基础
差，3—5 米黏土覆盖层下，是强透水性
沙层，极易发生管涌。新中国成立前，曾
经三次溃堤，故原名“老倒口”。几年前，
这里曾发生过被称为“长江之最”的特大
管涌。1998 年入汛以来，毫无悬念，险
情不断。

月亮越升越高，月色空明，夜空澄
澈。那天，直到凌晨一时许，抢险才结
束。我们的车子沙沙驶过静寂无声的
大堤，银色月光从前窗照进来。路旁
哨棚内，人们都睡熟了，只有八把刀险
段，还有村民在昏黄的灯光下抢筑压
井台——一个星期以前，被国家防总
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险”的这里，出现
管涌群特大险情，严重威胁着大堤安
全。

当年的采访笔记，保存至今，里面
有许多即时的潦草记载。

7 月26日。“阴晴不定。堤上人家。
6、7、8 组，太平口（村）。淹了三天三夜
了，又搬家又防汛。”这是我见到的，村
民人在堤上抗洪，家却因为内渍，泡在
水里。当地政府组织他们搬到学校、棉
花站、堤上。说起家被淹了，许多村民
含着热泪。他们为保大家，小家作出了
牺牲。

8月13日，江水涨到一个危险高度，
赤壁干堤防指会议上，抗洪者说：“把一
生的孽都作了（这辈子没这么辛苦过）。”

“总只一个命（无非是把命拼了）。”
8 月 21 日晚，新一轮洪峰凶猛扑

来。水位不断上涨，被泡得松软的堤岸
一块块崩落，干群奋力打桩护堤。江水
漫堤，突击队舍命扛来数以万计的沙包，
筑起子堤，大堤终于安然无恙……

“洪水猛兽”“水火无情”……只有在
1998 年，只有面对滔滔激流，才会怵然
心惊，真正体会到古人赋予这些词语的内
在含义。阴晴不定的天气，起伏不定的水
位，忧欢不定的心绪。挥汗如雨的白天，
一夕数惊的夜晚。在赤壁长江抗洪前线，
我知道了什么叫酷热，什么叫干渴，什么
叫疲惫至极，什么叫惊心动魄……一切
都永志难忘！

至今收藏着几页当年的传真：《关于
迎战长江第七次洪峰的紧急通知》《长江
水情跟踪分析》《电话记录》……字迹已
经淡到几乎无法辨认，但惊涛拍岸的那
个夏天和秋天，永不湮灭！

随着抗洪形势日趋严峻，我国军队
开始大规模向长江流域集结。7 月 27
日，广州军区空军驻汉高炮某团奉命遂
行抗洪抢险任务。一支进驻赤壁，我及
时拍发了新闻。另一支兵分嘉鱼。那时
谁能想到，仅仅五天后，在惊心动魄的簰
洲之夜，一个英雄的名字在漆黑的江水
里沉没，从惊涛骇浪上升起，在万古不息
的大江中永生——“高建成”，成为那个
夏季响彻全国的英雄主义符号！包括他
在内的17位烈士，永远定格在九八抗洪
史上。关于这支英雄的部队，我后来又
拍摄了新闻《英雄之师战赤壁》。战赤壁
的部队先后还有：武警咸宁支队、空降兵
某部、济南军区某部、广州军区某部……

书柜里，还有一本自编、油印的小册
子，是驻南方步兵某师——前身是一支
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红军部队——后勤部
直政科编，时间是 1998 年汛后约一个
月。它及时记录了该部赴湖北抗洪的
日子。

后勤部分队 8 月 8 日奉命赴湖北
抗洪抢险，坐闷罐车抵鄂，先后转战武
汉、仙桃、潜江。8 月 19 日，他们奉命
从潜江转战赤壁。官兵们凌晨 2 时 40
分出发，昼夜兼程 300 余公里，于下午
4 时到达赤壁古战场。刚下车便接到
坚守险区的命令，迅速赶到赤壁干堤
老堵口 1 号、4 号险区——最重要的两
个险区。后又增守 2 号、3 号险区。在
长江第 8 号洪峰到来之际，官兵们日夜
坚守险段，夜晚身着救生衣，和衣而
眠，露宿大堤。赤壁干堤红旗闸闸口
附近出险，巨大管涌涌口激起一米多高
的水柱，官兵们闻警而动，奋不顾身。

当时，我结识了该部直政科科长尹
春芳，小册子中，收有他的《昼夜严防死守
老堵口》《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两文与
其他官兵的文章，记述了挥师长江、决战
洪魔的日子。该部先是借宿柳山湖镇柳
山小学，随着新学期开学，奉命撤出学
校，搬迁八把刀村，就有了记述军民鱼
水情的《赤壁乡亲情》《我们住进老乡
家》等文。《女孩卷入激流之后》，讲述了
当年9月6日发生在赤壁干堤老堵口险
段5号哨所的一个救人故事，三天后，粤
东《潮州日报》对此作了报道。赴鄂 40
天后，9月18日，官兵们凯旋归营。他们
应当是参与赤壁长江抗洪时间最长的一
支部队。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那些与大洪水
殊死搏斗的日日夜夜，人们被召唤出不
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召唤出内心深处
的美好。在那个时节，我们发现英雄，重
温伟大，挑战极限，体验坚强。

我的眼前，又浮现赤壁长江抗洪干
群群像。务实而严厉的指挥长，那些日
子，他每天徒步长江干堤，实地检查督
促，我随他走遍下赤壁八把刀、老堵口、
窑湾、大湾和上赤壁太平口、解放闸等险
点，还有那些沿江赤壁镇、柳山湖镇和市
直各战线、单位抗洪的干群。大堤上的
日子，上下同欲，每天战斗在一起，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思所说所做都是
抗洪。随处可见的牺牲精神，舍小我保
大我，舍局部保全局。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

滔滔江汉，茫茫九派。回望荆楚大
地波澜壮阔的抗洪斗争，那是一场与洪
魔的生死较量，是无数英雄儿女用热血
和汗水铸就的壮丽史诗。

惊涛，永志不忘
□姜洪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我的家乡河南省
最北部的南乐县，因其地处豫、鲁、冀三省交界，
成为“三不管”地带。敌人在此防守相对薄弱，
这片土地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
地的重要区域。当时，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
背景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开明绅士共同组成
了抗日政府。我党依托抗日救国会公开开展工
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参军支前，掩
护干部交通，还不断寻找敌人薄弱环节予以打
击，在这片热土上书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日
篇章。

我的父亲张悦斋（原名万兴周），出身于南乐
县元村镇的一个大家庭，家族中有多人在抗日战
争时期加入共产党；母亲魏瑞珍，来自县城城关
镇，一家人也都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在党的抗日
救国政策感召下，父母双双投身革命洪流。

父亲从元村党支部书记起步，先后担任县六
区区委委员、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
母亲巾帼也不让须眉，1938年，年仅17岁的她毅
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县二区区委员、区立抗日
联合会主任，一路成长为县抗日联合会主任。从
此将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1940年中秋，身为区委委员的父亲正在家乡
宣传抗日工作。然而，危险悄然而至，他与另一
位同志在一户村民家中被敌人包围。为突出重
围，两人先后行动，不幸的是，先行突围的同志壮
烈牺牲，父亲也不幸被捕。所幸敌人并未发现他
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元村镇开明绅士和商会的联
名保释下，父亲得以脱险。获释后，父亲第一时
间向组织汇报情况，并经组织批准改名为张悦
斋，随后前往其他区担任区委书记。

1942年4月3日，日寇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
三大扫荡”。日寇第一混成旅团约三四千人，纠
集数千伪军，气势汹汹地扑向我们的根据地。当
时，边区党政机关、军区后方工厂、学校、医院等
重要机构均驻扎于此，人员物资高度集中，成为
敌人的“眼中钉”。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
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

时任二区区委书记的父亲，在扫荡前两天通
过敌工部获取了重要情报。他立即向县委汇报，
并迅速召开全区党员干部大会，部署反“扫荡”任
务，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领导机关和后方工
厂人员的安全。

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抗日政府陷入敌人的
重重包围。父亲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派人
四处打听情况。原来，县政府被冲散后，干部们
各自为战、分散突围。县长刘镜西在被围时，果
断将文件档案就地掩埋，干部们分散到群众家中
隐蔽。父亲立即组织区委干部和民兵全力营
救。关键时刻，党支部抓住一户人家办丧事的机
会，让刘县长穿上孝衣，混入送葬队伍，最终成功
从侯庄突围。这场生死救援，生动展现了根据地
军民同仇敌忾的坚定意志，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
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多年后，父亲与老战友相
聚时，每当谈起这段往事，总会流露出对家乡人
民深深的怀念，不住地称赞人民群众的大智大勇
和高尚的政治觉悟。

母亲同样在抗战岁月里历经多次生死考验。曾有
一次，三区区委书记刘兴芝召集紧急会议部署工作，会
议持续到深夜。连日奔波与高强度的工作，让刘书记
疲惫不堪，警惕性也有所下降。散会后，作为区委委
员，母亲凭借着长期战斗积累的敏锐直觉，决定连夜转
移。夜色如墨，她摸黑踏上转移之路，小心翼翼地避开
可能的危险。母亲这次凭借着机敏果断，躲过了敌人
的抓捕，得以脱险。

还有两次被围的经历，至今想来仍令人心惊。日
本鬼子得到情报，知晓村里藏有姓魏的抗日干部，便
将村子团团围住，大声叫嚣着要村民交出人来。面对
敌人的威逼，乡亲们没有丝毫退缩。第一次被围时，
几个大娘将母亲拉进自家昏暗的地窖，用柴草、农具
严严实实地遮掩住入口，敌人在村里翻箱倒柜、大声
呵斥，始终未能发现母亲的踪迹。另一次被围，敌人
来势更凶，挨家挨户仔细搜查。紧要关头，一位大爷
灵机一动，让母亲穿上破旧的农妇衣裳，躺在土炕上
佯装重病。敌人闯进屋时，大爷和邻居们七嘴八舌地

“哭诉”着家中病人的惨状，敌人信以为真，骂骂咧咧

地离开了。母亲就这样在群众用生命守护的温
情中，两次化险为夷。

后来，敌人采用“梳篦政策”，如同梳子梳头
般沿着交通壕步步进逼，妄图将人们集中起来甄
别抓捕。母亲凭借对家乡地形的熟悉，迅速掩埋
好重要文件，瞅准时机顺着壕沟拼命奔跑，最终
成功跳出封锁线，重获新生。

在东葛村，母亲还参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
斗——拔除敌人炮楼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抗战
历程中，母亲与闫凤珍、李静珍三位女同志凭借
出色表现和英勇斗争，被边区军民亲切地称为

“抗日三珍”。闫凤珍和母亲都是“解放脚”，虽历
经缠足又挣脱束缚，但在战斗中迸发出超乎常人
的坚韧；李静珍虽为小脚，却有着不输男儿的果
敢与智慧。当东葛村的敌人炮楼成为威胁周边
百姓和抗日力量的“毒瘤”时，三位女杰主动请
缨，深入虎穴。她们提前配合侦察兵摸清炮楼布
防，发动群众传递情报。行动当晚，借着夜色掩
护，“抗日三珍”带领队伍如利剑般直插敌人心
脏。激烈的拼杀声中，她们毫不畏惧，与敌人展
开殊死搏斗，最终成功拔除炮楼，沉重打击了日
寇的嚣张气焰，也为周边地区的抗日斗争打开了
新局面。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抗日三珍”始终并肩
作战。她们一起走街串巷宣传抗日思想，动员群
众加入抗日队伍；在危险四伏的环境中，巧妙伪
装传递关键情报；面对敌人的扫荡，相互扶持、顽
强抗争，守护着根据地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抗日三珍”带着往昔的战斗
精神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母亲、闫凤珍和李静珍
分别在北京、武汉和贵阳，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
与坚定的信念，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家族中还有其他感人至深的抗战故事。姥
姥曾带着我小姨魏瑞峰化装成乞丐前往支部书
记家送信，当她们赶到村子时，却看到了令人痛
心疾首的一幕——支部书记不幸遇害，头颅被
敌人残忍割下并悬挂示众。就在前几天，她还
见支部书记与姐姐、姐夫一同开会商讨抗日事
宜。这惨绝人寰的景象，让小姨眼中燃起仇恨
的怒火，也更加坚定了她投身抗日的决心。从
此，仅 10 岁的小姨便成为一名送情报、站岗放
哨的小交通员。直至1948年，小姨被送往军政干
校学习，1950 年毕业后分配到海军“重庆号”工
作。

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1957
年父母举家迁往武汉工作，直至离休。

这些发生在父母及家人身上的故事，不过
是抗日战争宏大历史画卷中的几个片段，却足
以让我们感受到当年斗争的残酷与惨烈。在那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无数中华儿女在枪林弹雨
中前赴后继，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顽强抗争。
最终，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
了这场胜利，几千万抗日军民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他们的名字或许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将永远
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奋勇前行。

我的“抗战家族”
□万炳乾

破碉堡（版画） 邹雅 作


